   附件：         
三、中西文化：合与分
:
        一月十六日黄昏，石壶和凤仪依时赶至启德机场。港龙服务人员请他们六点十分再来确定起飞时间。旁边的乘客说桂林有雾，昨天的班机还未起飞呢。两人去‘世界之窗’等候，她叫了一碗罗宋汤，他叫了一块萍果批，坐定未言，就为旁桌的对话所吸引：
        甲：“《废都》是一部写实小说，西安就是那个×样子。”
        乙：“作者声明情节全然虚构，我想他不过是用《废都》来喂饱那批不学无术的暴发户罢了。写完，或许又多一个暴发户!”
        甲：“作者怕人告上官府，所以声明情节全然虚构。事实就是事实，例如在第三页，作者借承包破烂的老头，以谣儿来说实话：
        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
        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
        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
        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
        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
        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
        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
        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
[评：版本甚多， 如  2005鼓浪听涛版，中国现行经典谎言：
                             网站：我们是免费的。 
                             电信：我们是亏损的。 
                             警察：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上市公司：我们不做假报表的。 
                             老板：我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女孩：这是我第一次…… 
                             客车司机：准时出发。 
                             公司职员：明天我就不干了。 
                             商贩：大亏本、大出血、大甩卖。 
                             影视明星：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公安人员：决不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逃脱。 
                             政客；我一分钱都没收。 
                             领导：下面，我简单地讲两句。]
        记得元代人亦分为十等，其中第九等[评：臭老九]为儒，即当时的读书人。”
        乙：“作者说‘老者并不知耻’又‘精神变态’，因此话不足为凭。作者自云：第一次稿长三十万字，只花了一个月写。以后抄改，每日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七千字，最后以四十万字定稿，前后不到半年。专看速度，就知情节全然虚构。”
        甲：“正因所写实事，才能落笔成文，一气呵成。如果是虚构，反得费时去想。作者开卷便道，所写的事发生于一千九百八十年间，单看周敏和唐宛儿由潼关到西京去游华清池及大雁塔，就知废都是西京，西京是西安，西安就是废都。不信，再看作者明写法门寺释伽牟尼的舍利子及英国王妃戴安娜的那一套面部按摩，不是事实是什么?”
        甲翻《废都》，乙翻《金瓶梅》，说：

        “那是背景文字，不是情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红楼梦》及《西厢记》，我倒宁愿用《金瓶梅》来谈《废都》。笑笑生在第九回借西门庆继室吴月娘，道出潘金莲年纪不上二十五、六，生得这样标致。但见：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两恨云愁，脸如二月桃花，暗带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擅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吴月娘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

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想到：“小厮每来家只说武大怎样一个老婆，不曾看见，不想果然标致致，怪不的我那强人爱他。”
        唐宛儿呢?《废都》第二十六页记庄之蝶初见她时，二十五、六年纪吧!第九页记她美艳，有丈夫及孩子，由周敏把她由潼关带到西安同居。至二十八页，记庄之蝶和她在葡萄架下私会，才两页，“庄之蝶又喝了许多酒，不觉头沉起来。”《金瓶梅》则在二十七回写潘金莲醉闹葡萄架，西门庆趁势跟上，弄得她向他作娇泣声说道：
        “我的达达，你今日怎的这般大恶，险不丧了奴的性命……。”
        正是：
        朝随金谷宴，暮伴红楼娃。
        休道欢娱处，汉光逐暮霞。
        至三百二十七页，《废都》记柳月偷窥，之蝶趁机将唐宛儿换作柳月，并说：

        “这也好，往后不必提心吊胆的。”
        《金瓶梅》则在第八十二回记西门庆女婿陈敬济戏金莲，得春梅。《废都》第九页及四九九页记唐宛儿丈夫因她不守妇道，剥光她衣服打，《金瓶梅》则在十二回记潘金莲诱琴童醉干及西门庆褪光金莲衣服，用马鞭抽打，正是：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至九十三回又记春梅使人褪去孙雪娥衣服，打了三十大棍。以上仅随拾数事比较。依贾平凹自云：
        “我知道一走近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


        这是在明说《废都》乃幻想之作。我看到这段文字。曾为那“人漂亮，性格也开朗”，送东西的女孩子摸汗；作者千万不要误以为是庄之蝶的女人啊!”
甲：“你说作者抄袭《金瓶梅》?作者结合明末的《金瓶梅》和八十年代的西方录影，在五一六页里演出一出“庄之蝶意淫景雪荫”；而《金瓶梅》却是文言的，脱离不了阶级和时代的烙印。请你到我这个位置想想：文革时我们这些红卫兵大多数是十几岁，领导人鼓励我们放下书本到社会去串联、抄家、除四旧……，所谓造反有理。其后竟说文革为十年浩劫，表面上强调四化、开放和文明，里面在埋怨我们阻碍进步，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试问：哪个开放中的国家不靠四、五十岁的人来领导?不靠二、三十岁的人来跑路?在中国，四、五十岁的就是我们这些文革人；二、三十岁的就是我们的儿女。《废都》是写给我们看的，用的是我们的语言。试想不卖假画、假药、假骨董、假小说，……，怎样搞活经济? 难道先回小学、中学念书不成?真这样，中国改革又得推迟十年起步。饱暖思淫欲：庄之蝶在开人民大会的饭店及市长弄给文艺界的‘求缺屋’，不跟他的女子耍乐，不是虚为西京四大名人之一了?要搞活经济就专心搞活经济，莫去计较真假、善恶和美丑这些小节。像景雪荫，如果她支持周敏在《西京杂志》刊登的三万言，甚至实现李洪文在一○五页唱的《求暴曲》，那么她和《西京杂志》同仁都对西京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了相当的帮助。可惜她想不开，去告这个，告那个，除了导致原告及被告忙着送礼上官以外，就没啥经济贡献了……”
        石壶看表，急着站起来说：
        “六点十分了。”
        他嘱凤仪付帐，自己则飞跑向港龙服务台。港龙取消今日飞桂林的班机，并安排旅客住富豪机场酒店，包括三张餐券，另补半张机票，即五百九十元港币。住宿一天，以一百六十美元计算，补偿共二千余港元，值得笔者代为宣传。石壶决定在富豪过夜，凤仪则决定饭后回家。此时又碰上甲、乙和两位大陆客，怏怏同行，原来他们的班机也不飞了。石壶提议去富豪吃晚饭，众人同意，并互道姓名。饭厅富丽豪华，可谓名副其实。美中不足的是餐券值虽高，仍将入不敷出。算了，不富豪一顿。怎对得起港龙厚意?
        闲话不叙，先说张亦文(甲)及李文革(乙)趁酒醇菜热之际，又对将起来，张亦文道：
        “我不敢说作者抄袭《金瓶梅》，只是两书颇有可比较之处。兹再举数例。作者自云：‘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书中俗描异想，尤过于《金瓶梅》。古人谓《金瓶梅》有词话补其淫秽，今看《废都》，则不知含蓄和典雅跑到哪儿去了。作者又借四大名人之一龚靖元的公子，以意淫的方式奸污了西京所有的女人；不够，又去强奸武则天。这种“胆趣” 红卫兵和笑笑生亦弗能望其背项。主角庄之蝶的女人未见他前早已慕名求色，不仅不需他养，且替他寻找拈花惹草的借口。例如唐宛儿赞他会玩她，说他的性受压抑，说男人家没有不行的，要不行，那都是女人家的事，《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不仅养女人，养朋友，对继室吴月娘也有几分尊重。相比之下，庄之蝶的夫人牛月清，不是可怜多了?昔《金瓶梅》删改一、两万字方能以假名《真本金瓶梅》流行于街坊，今《废都》长约《金瓶梅》之半，作者自删七、八千字，可谓比笑笑生小心。然删后仍相当淫秽，且原书既缺理想和深情，自不可求之于删本之中。呜呼!  昔东吴珠客题：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之心者，菩萨也；生畏惧之心者，君子也；生欢喜之心者，小人也；生效法之心者，乃禽兽耳。”
        今读《废都》，敢问十二亿神州炎黄，有多少菩萨?多少君子?多少小人?又有多少禽兽?”
        李文革道：“不计盗印的，《废都》已销售数十万本，为广大人民服务。你这种旧社会的封建思想，是无法抗拒历史潮流的。”
        陈妙音道：“以前张明敏来咱们大陆演唱，记者尊称他为音乐家，他却自说是歌星；以前有神童乘数快而准，有赛过计算器的，记者说他是数学家，想来，亦仅一‘数星’耳。所有群众选出来的佼佼者皆宜以‘星’冠之。民选政要，不论大小，亦不例外。”
        卫旌笙道：“是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以哗众取宠的政要俗称政客。用狂穿、狂跳、狂喊出名的俗称摇摆乐星。想来，亦仅一乐客耳。凡以哗众取宠者，皆宜以‘客’冠之。”


        文革和凤仪同时介入：
        李文革道：“你们在联手贬小说家为小说星、小说客?你们可知北京出版社采责任编辑制?听说出版社给了作者一百万，谁说“废都”没价值?”
        凤仪道：“‘小说家’需通过严格的鉴赏来判定，‘鉴赏者’可粗略地分为‘鉴赏星’、‘鉴赏客’及‘鉴赏家’ 三类。凡认定小说必须文以载道，服务政治或搞活经济的，都是鉴赏客。鉴赏星则用平常心来看小说，不自主地喜欢上了，有感而不吐不快；因无执着，所作，有时竟赛过鉴赏家。鉴赏家博学多见，但往往未看前已先存鉴赏之意或门户之见，而有所不见，甚至误入歧途……”
 
        李文革插嘴道：
        “你说得对，张亦文就是因为有门户之见而有所不见。”
        凤仪告诉众人石壶博士的  ‘谈 《红楼梦》’  在不久前见报，不如请他也谈谈《废都》及《金瓶梅》。众人都站起来向他敬酒，促他发表高论。他说：

        “我未曾细读《废都》及《金瓶梅》，不能表示严肃的意见。不过评鉴小说并非全无标准的，主题、理想、布局和美感都得考虑，但却不是主题占多少分，理想占多少分。小说是创作，作者不需也不应考虑评判者的标准。上等的长篇小说往往不是为权、名、利、欲作的，也不是‘赶’出来的。理想和情感都需要些篇幅来表达，一步、两步慢慢地走。如果每一个梯阶都逼真，又都是人们的希望，那么理想‘将到未到’之际读者已在期望着它的降临。这样每次皱染就只须处理一步两步。通过真实的背景文字及逼真的情来情往，这一步两步有时会像清晨乘地铁，不走还不行呢!转瞬间人群已把你挤上车厢了。”
        凤仪替他沏茶，他用双指叩台致谢，并继续说：
        “作者宜无所畏惧地写初稿，然后慢慢地修改。这个‘慢慢’可用来考验作者对初稿的爱护。所谓‘快者求色’和‘慢者护情’也是在这个阶段分辨出来的。《礼记》礼运篇云：

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小说里避开‘大欲’不写是不自然的。但文化不断地在发展，包含了极多‘大欲’以外的宝藏。因此围着‘大欲’写来写去就显得太俗气了；围着厕所、月事来写就更甭说了。小说反映现实，东、西方的‘现实’都饱受科技的影响。以前唱流行歌曲，一个人站在那唱，加上一个人伴奏就不错了。如今唱者边唱边跳，有人陪唱陪跳，有可动舞台，有萤光镭射，有观众叫喊……，举办一个歌唱会需要多少科技人才和器材?  观众又不甘寂寞，要快速，要投入，要自己代替主角歌唱，我们姑且称它为‘卡拉’心态。假以时日，说不定会有卡拉小说，使读者能走进小说，取某某而代之。”

        李文革道：“我赞成马上成立卡拉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各种卡拉事业。如《废都》改编成卡拉小说，我会马上取代庄之蝶，改革开放时代的大丈夫当如是也。不过现在你们赶快确定《废都》是不是一部真实的小说。”
        陈妙音道：“一般小说的情节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写‘情节全然虚构’缺乏意义，也不能避免别人告上官府。例如你用我家作场地写一本像《废都》的故事，说明全然虚构我就不告你? 如果你改我家为中南海，就可能更麻烦。所以贾平凹，你、你，你欺负古城西安!”
        未几石壶获知明晨九时港龙有航机飞往桂林，即刻送凤仪到店外搭的士回家。[评：余总不明白，为何当权者禁《金瓶梅》，西北大学却能从日本购入，小民在坊间只能阅览《废都》。]
        次日早上十点半，凤仪和石壶抵达桂林机场，未几即随着三位接待人员驱车北行，驶向零陵公署。半路风声瑟瑟，天气转寒，他俩衣衫单薄地畏缩在八人车内。破旧汽车和破旧公路在合伙欺人，把他们抖上抖下，抖左抖右，好象想拆散他的骨架及倒翻她的肠胃。才三、四小时，两人都觉得有些儿伤风。打听行程，还剩下大半呢!  饭前饭后，冷气相迫，促使体内的热能不断地温暖神州大地，车抵湖南永州时，她已将半路吃的东西全数抖出去了。她的头在痛，身在抖。奇怪，放出去那么多热量，为什么反觉得有些发烧呢? 他则腰酸背痛，正在那收拾半独立的筋骨。他为何不鼓励她，躺在自己的怀里，使他保住她的暖，她也保住他的暖?但车里有的是空位，依偎在一起会像什么? 这些接待人也真可恶，有暖气不放，还一路开着窗抽烟。她埋怨他，心想：“你明知我冷，为何还是不‘动’? 男孩子不该动时动，叫无礼，该动时不动，叫无情。难道这点儿道理也不懂?”
        次日上午谈《红楼梦》，以清黉斋替他整理的文章作底稿，并强调说：
        “传世小说宜用当代所拥有的物资和精神文明作背景，来皱染个人的情操与理想：今日的小说巨人，对当代文化，特别是科技，必须要有所浏览。因此下午谈中西文化，跟文艺创作是紧密相连的。”
        是否为热烈的掌声所鼓舞? 下午他讲意更浓，声色和手势更想扣人心弦，说：
        “任何人谈中西文化，都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热情。对我来说，它来自我的双亲。父母两家都曾为中土的现代化付上血泪和生命的代价。眼见祠堂败破，又乏力重建家园，无奈之余只能做残梦，忆繁华。六年前父母病危，促使我再一次思考‘人生’，并决定跟中华儿女探讨这个大题目。四年来讲稿随着遨游神州大地而增删数次。例如在北京游大观园，在南京访故居及逛秦淮河畔，在永州住潇湘馆及看潇水、湘江汇合，我都想起曹家，也想起自己童年的生活；情感动能骤升时就禁不住在讲稿里增添几许红楼笔墨。日久发现这类文字颇能治疗我的怀乡症，说它不代表古老的中土文化，又代表什么呢?庚午年前后父母先后过世，但至今还不时在梦里逗我怀旧。为了纪念他们，我又将旧稿披阅增删。今天算是我抱着他们或祖先的梦，来和列位听众分享。

         先说明题意：
        “所谓‘谈’，是指我将用群众语言作重点叙述：既不发‘反自然’之论，又不以一家之言压诸家之言；既不以今非古，又不以今日的字典解释古时的文字。我宁愿重‘学问’而轻‘学答’，即多提出资料和意见供大家思考；少制定标准答案供大家相信。稿分数节，仅为方便叙述，而非画圈自限。为加强‘谈’的效果，我特邀凤仪小姐加入演讲，各位也可递纸条或上台落实我这个‘卡拉演讲’。”
        凤仪起立向掌声鞠躬，并问：
        “那么，何谓中西呢?”
        “所谓‘中西’，仅在强调讲者重视文化之源。发源于地中海岸的文化称为西方文化，发源于中原的文化称为中土、中华或中国文化。但时至今日，多种文化相互接触，如诸水汇合，产生质和量的变化，再不能因袭旧名，动辄断之为中华或西方文化。事实上不论讲者有多少传统思想和情操，既居‘西方’，就不得不沾染几许西方色彩。同样，居于神州的儿女，若执意要遵行一套外来的思想和制度，则其西化程度，或有甚于讲者。”


        “何谓文化?”
        “所谓文化，乃人为生活由学习和创造逐步得来的成果。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是生存，生存没保障就不能奢求‘提高生活品质’。所谓生存，对外我们要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平等和互惠，这就是‘民族’或‘民国’问题；对内，我们要求人民生活富足，这就是‘民生’问题。有了生存的保障，我们进而要求个人的权利，这就是‘民权’问题。上面的要求为数学和科技的发展所强化，但数学和科技是国际的，淘汰掉国际的及外来的，我们自然地回归到‘中华’所特有的种族、乡土、习俗、宗教、哲学和语文上。没有这些悠久的‘传统’，我们就失去了怀念的依据。”
        “民族和国家是逐步生成和发展的。民族通过婚嫁而扩大，国家通过社会结构而突出。今日中东问题之一，就是西方把国家观念强加在宗教和民族上。”
        他授意她谈国、家的来源。她说：
        “《礼记》中庸篇云：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
        《说文解字》云：
        周礼注：大曰邦，小曰国，
        又云：
        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
        天子、诸侯和大夫都是贵族。周  (即元前一一二二——前二五六)  为方便统治，把土地‘封’给亲戚及有功者，分为公、侯、伯、子、男，让他们‘建’城为国，大的也不过五十平方公里。这就是封建制度，靠‘宗法’来维持氏族秩序，包括承继。至秦，‘封建’式微，‘宗法’和‘君主中央集权’结合，历二千余年。不知怎的，国内常以‘封建’来评人之非，而没有骂人‘宗法’的!  事实上民国以后，‘宗法’和‘民法’结合，产生所谓‘家族式民主’。由此可见中国之国跟宗法结上不了缘。民女以为封建导致国与国间的竞争，导致布衣和外国人为相，又导致诸子百家共鸣。”
        “中土的宗教和哲学先国而存在，是随着时代而发展的。天地初开，人对宇宙动态生惧怕之心，亦生好奇之心。惧怕心促成宗教，以信仰来安定人心；好奇心促成哲学，以智慧来探讨世界。所谓哲学，即爱智之学。初民知识浅薄，往往惧怕心超越好奇心，因此宗教气氛浓厚，宗教领袖就是文化和权力的领袖。例如在四世纪以后，耶教教会影响欧洲文化达千年以上。宗教、哲学是一体的两面：宗教可以理智化为哲学，叫神学；哲学也可以情绪化为宗教，叫主义。周朝以后人虽‘敬鬼神而远之’，但宗教的痕迹却散布于象形文字及百姓生活里。《说文解字》云：

        ‘凡神事均从示部’，

我邀大家用示部来探讨中土的宗教。”[评：见`跋’。]
        “我先用‘礼’字来就教于各位。‘礼’是祭神的庄严仪式，日后逐渐通过天子——皇帝，扩延至人与人间相互对待之礼。”
        这时后排有一位学生举手，石壶邀她上台，她竟然答应了，众人把眼光移往她身上。她穿著朴素的衣裤，带着笑脸，在如雷掌声中来到台上，说：
        “我叫唐湘君。我用‘社’字来抛砖引玉。‘社’是土地之意，中国人以家立国，每家都想置地，用来耕织、建层及埋葬祖先。”
        一语惊四座。社会主义可容得每家自置土地?  石壶鼓励她继续参与。她说：
        “‘禅’是宗教里让贤的行动，包括尧舜禅让的传说，日后扩延为佛家刻苦修行的退让。”


        凤仪道：“‘祖’是繁殖之源。对中国人来说，祖先就是神，或至少可在神面前游说，以保护子孙。”
        唐湘君道：“‘宗’者，尊也，祖庙也。故‘宗教’即‘祖宗教’。有人说耶教为唯一的真教，耶神为唯一的真神，何其谬也。”
        凤仪道：“‘宗’从宀，以重其庙。说宗字从两个部，又何妨?”
        石壶道：“由于推崇繁殖，形成祖宗教，以阴阳起步。早上我曾讲解阴阳，现在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时候了。”
        唐湘君道：“我是阴，您是阳，但这阴阳是师生而非男女关系。如果我是男学生，您是女老师，我仍然是阴，您仍然是阳。演讲完毕后我带你游永州，介绍柳宗元，那时我就是阳，你就是阴。您说过，阴阳是一种关系，缺阴不成阳，缺阳不成阴。故若万物皆毁，唯我独存，我就不是阴，也不是阳。阴阳引导我们趋向调顺和统一，终至天人一体，而道就是万物间当然的阴阳关系和相对位置，将其石壶化，其宗教叫黄教；其哲学叫黄学。”
        石壶惊看她神色，她肯定是有备而来的，绝对不是早上‘学’而下午‘习’的。他得继续演讲，不能在这时问她的出身：
        “所谓当然的关系，就是原来的，自然的关系。例如面对甲、乙两人，中土文化重视两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这关系，两人需作出相当的妥协和牺牲，其中一种方法便是用宗法来规范。强调关系使人趋向‘合’，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西方文化则重视甲、乙自身的权利。为这权利可以牺牲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趋于‘分’，分到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以前西方曾靠人与神的关系来缓和人与人间在权利上的冲突；如今宗教式微，人权已发展到影响别人的权，影响上代、下代的人权，影响生态平衡，甚至影响地球的健康了。当此讲权利而不谈义务之际，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中西文化，希望能在‘分’与‘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评：见六十五回和八十一回]
        凤仪道：“欲了解阴阳，不妨先来看影响中土文化最甚的儒家思想。《汉书艺文志》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仲尼之言的中心思想可以简化为仁，即二人之间当然的关系。阴阳讲调顺，故仁就是一人对另一人的爱护，但这爱护因人所在的位置而有亲疏高下之别；对上司及职守要忠心，对父母要孝顺，对妻子或拜把兄弟姊妹要讲义气，这就是五伦的现代化诠释。简而言之，仁就是忠恕之道：忠心于职守，并推己及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强调不诚意及不诚实都是不仁。《论语》记孔子言：
        巧言令色，鲜矣仁。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
        未知生，焉知死?”

                           如果季路改去问耶教长老，他们会肯定地告诉季路：
        “死后有永生。”
好象他们去过似的。由仁可得一人对多人的道，但不可得‘众’——多人对多人之道。‘众’属于社会学及管理学。在对‘众’没有相当的了解以前，西方用制度来维持或规范多人与多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它明显地破坏了阴阳调顺，观诸‘亲情淡薄’、‘精神失落’、‘贪婪无止’、‘霸权横行’……，使人觉得研究‘众’要比研究自然科学更为迫切。”
        她想，研究‘众’果然迫切，例如她与石壶的关系，发展都能接受，只不能有第三者。她不能再想，她要促成他的卡拉演讲，忘却自己的头痛、发烧……。
        唐湘君说：“虽然道有层次，而且大道不可说，但人总喜欢提高道的层次，勉强地将特殊的道理用于一般人，事及物上。老子特别在《道德经》里，提出道德丧失的层次，也可以说提出了恢复道德的步骤。”
        她对石壶微笑——恶作剧式的微笑，说：
        “看罢《道德经》，石壶说：
        ‘无为’就是道——天地初开，自然运行的那个样子；一旦勉强作为，道就失去了。‘为无为’就是德——恢复道的作为。失去德才去谈仁，仁是两人间当然的关系——自然的相互爱护。失去仁才去结义，义是两人间特定的关系，主张仁义就是着重人而忽略统合一体的万物。失去义才去谈礼。礼是一种特定的内容，用来约束人的行为，希望藉它来恢复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这个意思。失去礼才去制定法律 ，以‘特定的’内容来处罚做过某些事情的人，希望藉它来维持社会的安定。礼法重视制度而轻圣贤。失去礼法才去谈兵权。兵遇到敌人便杀害，遇到自己人就保护，而权利则是追求名利等欲望的暗术：以权用兵，不穿制服；以权用法，不定内容。一日权人得势，士人不能士，农人不能农，工人不能工，商人不能商，天下能‘为’者，莫过于权人；离‘道’之远，亦莫过于权人。”
        凤仪道：“昔徐锴曰：
        伪者，人为也，非天真也。
所谓‘无为’，就是‘无伪’，请诸位默想三分钟无人以前的世界：万物在演化，但没名字，没枪箭，也没原子弹。”
        三分钟后，她继续说：
        “后来有了人，又有了中西文化。先看西方耶教。耶教的‘爱’建筑在对魔鬼的‘恨’上，所以在旧约第一章创世纪、新约末卷启示录、中古十字军东征及近世中东争夺，我们看到千千万万人在爱恨交织中趴下。如今宗教式微，不仅战争继续，爱也‘分’至‘个人’，向所爱孤注一投。可恨! 所爱或不出现，或在赢得赌注以后走了。终于有人失落，有人在追寻自己。老子不赞成‘分’，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思)恶已(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

        佛教也不赞成‘分’ ，说真即是假，善即是恶，美即是丑，有即是无，色即是空，心即是物，其意均在说明真、假，善、恶，美、丑，有、无，色、空，及心、物均是一物的两面，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儒、道、佛都不赞成‘分’，只在恢复“道”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儒主教化，道主无为，佛主修行。由于主张分，西方文化用演绎法、归纳法及辩证法来探讨世界；由于主张合，中土文化用‘悟’来体会。” 

        石壶觉得她在强打精神，提议以练习‘悟道’来结束演讲。听众倍觉新鲜，一阵喝采。[评：凤仪、湘君和石壶主持卡拉演讲，以分合论中西文化，浅入深出，令人想起渊明与黄雁的对话。]
